
农村电子商务发展与劳动力就业选择

———基于性别差异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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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利用 2018 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 本文考察了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对本地非农

就业与外出务工影响的性别差异。 结果显示, 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提高了女性本地非农就业

的概率, 对男性没有显著影响, 且并未降低男性和女性外出务工的概率, 对外出务工选择

的影响不存在性别差异。 机制分析结果表明, 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增加了本地非农就业机会,

尤其是本地服务业就业机会, 增加的工作机会更有利于女性就业, 促使不就业或者农业就

业的女性更多转向本地非农就业, 这满足了女性平衡工作和家庭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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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 大规模农村劳动力实现了向城市的转移。 但近年来, 农村本地农民

工的增长速度快于外出农民工。 国家统计局历年 《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显示, 2014 -

2023 年, 农村外出农民工增加了 837 万人, 本地农民工则增加了 1521 万人。 值得注意的

是, 本地农民工数量的明显提升主要是由女性本地农民工大幅增加所导致的 (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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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与此同时,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 农村电子商务迅速崛起。 2014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

出, 加强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建设。 2016 年,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阿里巴巴集团

签署结合返乡创业试点发展农村电子商务战略合作协议, 共同支持 300 余个试点县

(市、 区) 结合返乡创业试点发展农村电子商务。 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 浙江、 广东等

省份的农村出现了一批专业的淘宝村①。 由阿里研究院等单位联合发布的 《中国淘宝村

研究报告 (2009 - 2019)》 显示, 全国淘宝村数量由 2009 年的 3 个增加至 2019 年的

4310 个, 农村电子商务实现了跳跃式发展。 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一个重要经济结果是,

农村当地的就业岗位可能会增加, 进而对劳动力市场产生重要影响。 那么, 农村电子

商务的发展是否促进了本地非农就业? 其对不同性别的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是否产生

了不同的影响? 本文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这也是本文的主要贡献。

图 1　 不同性别外出农民工与本地农民工数量变化

注: 纵轴为 2014 - 2023 年农民工数量同 2014 年农民工数量之比。
资料来源: 根据国家统计局历年 《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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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阿里研究院对淘宝村的认定标准为: 经营场所在农村地区, 以行政村为单元; 电子商务年销售额

达到 1000 万元; 本村活跃网店数量达到 100 家, 或活跃网店数量达到当地家庭户数的 10%。



中国城乡流动人口中男性居多 (唐家龙、 马忠东, 2007; 杨云彦, 1994; 赵耀辉,

1997; 赵忠, 2004; Su et al., 2018; Zhao, 1999), 这与 “男主外、 女主内” 的家庭分

工模式有关, 也与城镇地区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主要集中在建筑业、 制造业等对体力

劳动要求较高的行业有关 (赵忠, 2004)。 在户籍制度的限制下, 多数农村家庭并非举

家迁移, 女性倾向于留在家中照顾家庭。 在履行家庭照料责任的同时, 农村女性往往

会选择在农村当地就业。 农村当地非农就业岗位不足成为影响农村女性就业的重要因

素。 随着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 本地非农就业机会可能会增加, 使得女性更多参与劳

动力市场。 本文的研究结果在农村电子商务快速发展的背景下, 为理解农村劳动力的

非农就业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

本文主要使用 2018 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 (CHIP) 的农村样本, 与 2013 - 2018 年

各省农村人均淘宝村数量变化数据相匹配进行实证分析。 研究发现, 2013 - 2018 年间,

农村每十万人拥有的淘宝村数量每增加 1 个, 女性较男性本地非农就业的概率将提高

约 3 个百分点, 但对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影响则不存在性别差异。 本文的机制分析结果

表明, 农村电子商务发展促进了本地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加, 新增的就业机会更多是服

务业就业岗位, 这些岗位更有利于女性就业, 促使不就业或者从事农业的女性更多转

向本地非农就业。 另外, 能够实现工作和家庭的平衡, 是很多女性因农村电子商务发

展而选择本地非农就业的重要原因。 在家庭分工中, 女性的职责多为照顾家庭, 农村

电子商务的发展使得她们兼顾非农就业和照顾家庭成为可能。

本文的研究结果反映出, 在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影响下, 女性更多选择本地非农

就业,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本地非农就业机会增多与女性承担家庭责任共同作用的结果。

这对于因家庭分工而无法就业或只能从事农业的女性而言是有益的, 也有助于解决留

守儿童和留守老人问题。 但是, 也应关注到外出务工的收入高于本地非农就业的收入

(方超、 黄斌, 2020; 何凌霄等, 2015)。 如果女性外出务工, 获得的收入会较高。 但

由于家庭分工和迁入地各种制度的限制, 在能够获得本地就业机会的情况下, 越来越

多的农村女性劳动力选择本地非农就业。 本文关于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对不同性别农村

劳动力就业选择影响差异的探讨, 为厘清家庭分工和流动障碍对劳动力市场产生的影

响, 以及为政策制定者完善相应配套政策提供了经验证据。

论文的具体结构安排如下: 第二节综述相关文献, 第三节描述数据与基本事实,

第四节实证分析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对不同性别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影响的差异, 第五

节分析本地非农就业机会与家庭照料的影响机制, 最后总结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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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献综述

本研究与如下几支文献密切相关。 首先, 本文丰富了关于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村劳

动力迁移影响的文献。 户籍地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劳动力回流 (邹月晴等, 2023), 降

低了农业转移人口的永久迁移意愿 (张国胜、 李文静, 2023)。 淘宝村的发展也使得迁

移概率下降 (Qi et al., 2019)。 乔雪等 (2023) 从信息约束角度出发进行研究, 发现

乡村宽带建设通过缓解地理距离对信息流动和获取的约束, 促进了农村劳动力迁移。
这种促进效应主要作用于男性群体, 对女性的影响并不显著。 该文献虽考察了乡村宽

带建设对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影响, 但并未着重探讨女性劳动力的迁移。 张琛等 (2023)
借助 “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 政策实施这一准自然实验展开讨论, 研究发现农村

电子商务发展促进了农村劳动力本地就业, 但该文献未关注本地非农就业增加主要来

自农村女性劳动力本地非农就业的增加。 本文则补充了现有研究, 考察不同性别劳动

力受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影响的流动决策差异。
其次, 本文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研究作出有益补充。 大量文献探讨了数字经

济发展对非农就业的影响。 李卓和封立涛 (2021) 发现光纤规模对农村非农就业具有

显著拉动作用, 这主要依赖于农村人力资本的积累。 互联网的使用也会显著促进农村

劳动力非农就业, 对非自雇型就业的作用尤为明显, 作用渠道包括降低信息费用、 提

高个体自身人力资本水平、 改善劳动力市场对劳动参与者的性别偏好 (张卫东等,
2021)。 一些研究以 “宽带中国” 政策为切入点, 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促进非农

就业 (齐秀琳、 江求川, 2023; 田鸽、 张勋, 2022), 作用机制包括改善就业信息的获

取和催生新的工作岗位 (齐秀琳、 江求川, 2023)。 此外, 还有研究关注电子商务发展

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发现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显著提高了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质量

(王修梅、 易法敏, 2023), 促进了非农就业 (陈建垒、 王纯, 2023)。 也有部分研究发

现, “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 政策带动了电子商务相关产业的发展 (Leong et al.,
2016; Zhang et al., 2022), 实现了就业岗位的多元化 (如客户服务人员、 物流配送员、

销售员等), 进而增加了农村就业岗位。 本文有别于上述文献, 重点关注农村电子商务

发展对不同性别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以及本地非农就业的影响差异。
再次, 本文与农村女性就业问题密切相关。 陈华帅和谢可琴 (2023) 发现, 数字

经济发展对女性从事非农工作、 第二职业或副业均有提升作用; 相较于男性, 数字经

济对女性就业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 有效缓解了性别就业差异和收入差距。 随着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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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发展, 产业重心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 与男性群体相比, 女性更易从事

服务业工作。 宁光杰和马俊龙 (2018) 验证了互联网使用对女性劳动力供给的促进作

用, 将影响机制归结为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以及家庭劳动时间的降低。 仇化和尹志超

(2023) 以就业搜寻理论为基础, 分析了数字化转型对女性就业的促进作用, 发现数字

化转型降低了就业信息搜寻成本, 从而有利于女性就业。 孙广亚和孙亚平 (2022) 则

发现 “巾帼脱贫行动” 促使农村女性从家庭内农业劳动转移至非农就业。 这些研究为

本文讨论相关机制提供了借鉴。
最后, 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对女性就业的影响可能与就业机会、 家庭照料有关。 有

研究指出, 农民工回流与乡村发展机会密切相关 (贺小丹等, 2021)。 Zhao (2002) 认

为, 推力和拉力对农村迁移劳动力回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推力源于农村迁移人口难

以在城市地区获得技术性工作, 使得人力资本回报较低; 拉力则来自家庭因素以及农

村迁移劳动力对在家乡获得非农工作概率具有较高的预期。 赵耀辉 (1997) 使用四川

省的相关数据进行研究, 发现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力倾向于选择本地非农就业, 并

从外出成本的角度解释了这种现象。 由于户籍制度的约束, 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多为

临时性工作, 收入的不确定性较大, 家属随迁的成本较高。 在迁入地高入学门槛和现

行医保制度的约束下, 携带孩子和老人迁移仍面临困难, 家庭需要合理分工以兼顾对

孩子和年迈父母的照料。 而农村已婚女性在传统家庭分工中更多承担照料孩子、 赡养

老人的家庭责任 (周春芳, 2013), 女性就业与家庭责任之间的矛盾使得女性农民工在

跨地区流动时承受更高的成本。 基于性别角色的家庭分工使得女性更多留在本地照料

家庭, 男性则外出务工。 朱铭来等 (2019) 发现, 邻近地区宗族网络强度越大, 对网

络内家庭的补充保障作用越好, 可以在更大程度上消减女性外出就业决策时对家庭照

料的顾虑, 促进女性外出就业。 本文将结合就业机会和家庭照料, 讨论农村电子商务

发展对女性本地就业和外出务工决策的影响。

三　 数据描述与基本事实

(一) 数据描述

本文使用的微观数据来自 2018 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 (CHIP), 样本覆盖了北京、
山西、 内蒙古、 辽宁、 江苏、 安徽、 山东、 河南、 湖北、 湖南、 广东、 重庆、 四川、
云南和甘肃。 本文利用 CHIP 农村问卷中的样本, 保留了农业户籍人口, 限制年龄为

20 ~ 60 岁, 删除了在校学生样本。 本文对本地农民工、 外出农民工的定义主要参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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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统计局 《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将户籍仍在农村, 年内在本地从事非农产业或外出

从业 6 个月及以上的劳动者定义为农民工; 将本地农民工定义为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

以内从业的农民工①; 将外出农民工定义为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以外从业的农民工。 将

除了本地农民工、 外出农民工以外的外出从业时间小于 6 个月或者本地非农就业小于 6

个月的人口, 以及在本地从事农业或者不工作的人口归为一组, 作为非农民工群体。

剔除缺失值后, 样本量为 18313。

本文利用 2013 - 2018 年各省农村人均淘宝村数量变化衡量电子商务发展情况。 具

体而言, 使用 2013 年和 2018 年各省淘宝村数量除以对应年份的乡村人口数, 得到

2013 年和 2018 年各省农村每十万人拥有的淘宝村数量, 再计算二者之间的差值, 即为

2013 - 2018 年各省农村人均淘宝村数量变化。 其中, 各省淘宝村数量来自阿里研究院

等单位联合发布的 《中国淘宝村研究报告 (2009 - 2019)》, 其余地区层面数据均来自

国家统计局。

表 1 报告了相关变量的基本情况。 可以看出, 本地就业比例为 24. 1% , 外出务工

比例为 30. 3% 。 样本中女性占比为 48% , 年龄均值在 42 岁左右, 已婚比例为 84. 8% 。

从受教育程度来看, 农村劳动力以初中学历为主, 占比为 52. 7% , 但高中和大专及以

上学历占比之和也达到 20% 左右。 此外, 家中有 6 岁以下孩子的样本比例为 23. 2% ,

家中有 70 岁及以上老年人的比例为 15. 7% 。 在样本省份中, 2013 - 2018 年农村每十万

人拥有淘宝村数量增加最多的省份为江苏, 增加了约 2 个。

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本地就业 (是 = 1) 0. 241 0. 428

外出务工 (是 = 1) 0. 303 0. 460

农村人均淘宝村数量 (个) 变化 0. 350 0. 639

性别 (女性 = 1) 0. 480 0. 500

年龄 (周岁) 42. 165 11. 263

小学及以下 (是 = 1) 0. 266 0. 442

初中 (是 = 1) 0. 527 0. 499

高中 (是 = 1) 0. 140 0. 347

大专及以上 (是 = 1) 0. 066 0. 249

已婚 (是 = 1) 0. 848 0.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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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包括受雇从事农、 林、 牧、 渔业的样本。



续表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有残疾或慢性病但不影响工作 (是 = 1) 0. 108 0. 310

有残疾或慢性病且影响工作 (是 = 1) 0. 038 0. 191

家中是否有 6 岁以下孩子 (有 = 1) 0. 232 0. 422

家中是否有 70 岁及以上老年人 (有 = 1) 0. 157 0. 364

是否有外出务工经历 (否 = 1) 0. 541 0. 498

2018 年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 人) 的对数 9. 456 0. 785

2018 年家庭人均经营土地面积 (亩 / 人) 5. 458 46. 686

2018 年户籍省份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元 / 人) 的对数 11. 040 0. 377

2018 年各省农村人均受灾面积 (千公顷 / 万人) 0. 509 0. 786

　 　 注: 已婚包括初婚、 再婚、 同居, 未婚包括分居、 离异、 丧偶、 从未结婚; 同居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事实婚

姻, 因此将同居划入已婚组 (Yu & Xie, 2015)。
资料来源: 根据 2018 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 《中国淘宝村研究报告 (2009 - 2019)》 和国家统计局数据计

算得到。

(二) 基本事实

本文利用 2007 年、 2013 年和 2018 年 CHIP 数据, 分析了农民工本地就业与外出务

工选择的性别差异及变化趋势。 农民工就业地的选择为因变量, 若选择本地就业则为

1, 若选择外出务工则为 0。 关键自变量是性别, 女性为 1, 男性为 0。 控制年龄、 年龄

的平方项、 受教育程度、 婚姻状态、 家中是否有 6 岁以下孩子、 家中是否有 70 岁及以

上老年人以及城市固定效应等一系列变量后, 得到的性别变量的系数如图 2 所示。 在

2007 - 2018 年间, 相较于男性, 女性选择本地就业的概率越来越高, 二者差异逐渐变

大, 由 2007 年的 3. 6 个百分点上涨至 2018 年的 9. 3 个百分点。 值得注意的是, 图 2 在

控制了家中是否有 6 岁以下孩子、 家中是否有 70 岁及以上老年人之后, 性别变量的系

数依旧显著为正, 这反映出照顾老人和孩子并不能较好地解释女性与男性在就业地选

择上的差异。 本文将结合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情况展开讨论。

四　 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对外出务工与本地非农就业影响的性别差异

(一) 模型设定

本文使用 2013 - 2018 年各省农村人均淘宝村数量变化作为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代

理变量, 将其与 2018 年 CHIP 数据相匹配, 考察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对外出务工与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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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本地非农就业与外出务工决策的性别差异变化

注: 从 2007 年 CHIP 农村问卷中难以得到样本从事非农工作的月数; 由于 2007 年至 2018
年 CHIP 农村问卷设计存在差异, 2013 年和 2018 年样本均包含受雇从事农、 林、 牧、 渔业的

样本, 这会对本地与外出务工农民工的准确识别产生干扰。
资料来源: 根据 2007 年、 2013 年和 2018 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绘制得到。

就业的影响。 为了分析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对不同性别劳动力就业的差异影响, 本文引

入了人均淘宝村数量变化与性别的交互项, 构建的模型如下:
Yl = β0 + β1ecommerce + β2ecommerce∗female + β3 female + γX + μ (1)

其中, 下标 l∈ {p, m}。 Yp和Ym分别表示个体本地非农就业和外出务工的虚拟变

量: Yp = 1 表示个体选择本地非农就业, 否则Yp = 0; Ym = 1 表示个体选择外出务工,
否则Ym = 0。 ecommerce 是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变量, 即 2013 年至 2018 年各省农村人均淘

宝村数量变化。 female 为性别虚拟变量 (女性为 1, 男性为 0)。 ecommerce∗female 为农

村电子商务发展与性别的交互项。 X 为个体层面、 家庭层面、 地区层面的控制变量,
具体包括: 年龄、 年龄的平方项、 受教育程度、 婚姻状态、 健康状况、 家中是否有 6
岁以下孩子、 家中是否有 70 岁及以上老年人、 是否有外出务工经历、 2018 年家庭人均

可支配收入对数、 家庭人均经营土地面积、 2018 年户籍省份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对数、
2018 年各省农村人均受灾面积。

(二) 基准回归结果

回归结果如表 2 所示。 在针对本地非农就业决策的分析中, 当不控制其他变量时,
农村电子商务发展与性别变量的交互项系数为 0. 034, 通过 1% 的显著性检验。 2013 -
2018 年, 农村每十万人拥有的淘宝村数量每增加 1 个, 女性较男性本地非农就业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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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将提高约 3. 4 个百分点, 这表明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更有利于女性本地非农就业。 当

加入一系列控制变量后, 交互项系数略有下降, 变为 0. 030, 仍在 1%水平上显著。 农

村人均淘宝村数量变化的系数为正, 但并不显著, 反映出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没有提高

男性本地非农就业的概率。 此外, 性别变量的系数显著为负, 说明当电子商务发展水

平较低时, 相较于男性, 农村女性更少从事本地非农工作。 但随着农村电子商务的发

展, 女性有更大概率增加本地非农就业。 在针对外出务工选择的分析部分, 性别变量

显著为负, 意味着女性外出务工的概率低于男性。 无论是否控制其他变量, 在 10% 的

显著性水平下, 交互项系数都不显著异于零, 表明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对劳动力外出务

工的影响不存在性别差异。 同时, 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变量的系数也不显著, 这些结果

意味着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并没有降低女性和男性外出务工的概率。 综合分析, 农村电

子商务发展主要使不就业或者从事农业的女性更多转向本地非农就业。

表 2　 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对本地非农就业与外出务工影响的性别差异

本地非农就业 外出务工

(1) (2) (3) (4)

农村人均淘宝村数量变化
0. 072∗∗∗

(0. 026)
0. 021

(0. 022)
0. 016

(0. 023)
- 0. 023
(0. 015)

性别
- 0. 090∗∗∗

(0. 008)
- 0. 139∗∗∗

(0. 009)
- 0. 187∗∗∗

(0. 010)
- 0. 050∗∗∗

(0. 009)

农村人均淘宝村数量变化∗性别
0. 034∗∗∗

(0. 011)
0. 030∗∗∗

(0. 011)
- 0. 013
(0. 013)

- 0. 012
(0. 009)

年龄
0. 038∗∗∗

(0. 003)
- 0. 012∗∗∗

(0. 003)

年龄的平方项
-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初中
0. 088∗∗∗

(0. 009)
0. 011

(0. 006)

高中
0. 149∗∗∗

(0. 013)
0. 027∗∗∗

(0. 009)

大专及以上
0. 145∗∗∗

(0. 018)
0. 072∗∗∗

(0. 015)

已婚
0. 095∗∗∗

(0. 011)
- 0. 081∗∗∗

(0. 012)

有残疾或慢性病但不影响工作
- 0. 039∗∗∗

(0. 011)
- 0. 036∗∗∗

(0.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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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本地非农就业 外出务工

(1) (2) (3) (4)

有残疾或慢性病且影响工作
- 0. 138∗∗∗

(0. 015)
- 0. 076∗∗∗

(0. 011)

家中有 6 岁以下孩子
- 0. 048∗∗∗

(0. 009)
- 0. 020∗∗∗

(0. 007)

家中有 70 岁及以上老年人
- 0. 014
(0. 010)

0. 022∗∗

(0. 011)

外出务工经历
0. 262∗∗∗

(0. 017)
- 0. 502∗∗∗

(0. 015)

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对数
0. 054∗∗∗

(0. 006)
0. 006

(0. 005)

家庭人均经营土地面积
- 0. 000
(0. 000)

- 0. 000
(0. 000)

各省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对数
0. 051

(0. 037)
0. 068∗∗∗

(0. 021)

各省农村人均受灾面积
- 0. 077∗∗∗

(0. 014)
- 0. 010
(0. 007)

观测值 18313 18313 18313 18313

R2 0. 027 0. 162 0. 044 0. 454

　 　 注: 括号内为城市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和∗∗∗分别代表 10% 、 5%和 1%的显著性水平。
资料来源: 根据 2018 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 《中国淘宝村研究报告 (2009 - 2019)》 和国家统计局数据计

算得到。

(三) 内生性处理

考虑到可能存在一些与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相关的不可观测因素影响本地非农就业

和外出务工决策, 本文使用 Lewbel (2012) 方法基于异方差构造工具变量, 同时使用

各省会城市到浙江杭州的球面距离作为工具变量, 排除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影响。 杭州

市是中国电子商务中心, 距离杭州市的远近会影响农村电子商务发展。 各省会城市到

杭州的距离是外生决定的, 与影响个人外出务工与本地就业决策的不可观测因素无关。

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2SLS) 估计结果如表 3 所示①。 在针对本地非农就业决策的分析

中, 当控制了年龄、 年龄的平方项、 受教育程度、 婚姻状态、 健康状况、 家中是否有6 岁

以下孩子、 家中是否有 70 岁及以上老年人、 外出经历、 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对数、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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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人均经营土地面积和省份层面的一系列变量后, 交互项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 为

0. 035。 与表 2 相比, 系数稍有增加, 但差异不大, 反映出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导致女性本

地非农就业概率高于男性。 2013 -2018 年, 农村每十万人拥有的淘宝村数量每增加 1 个,

女性较男性本地非农就业将提高约 3. 5 个百分点, 与基准回归结论一致。 在针对外出务工

决策的分析部分, 农村电子商务发展与性别的交互项系数为 -0. 014, 但在 10%的水平上

仍不显著。 这反映出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对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影响不存在性别差异, 结果

是稳健的。 与基准回归相比, 缓解内生性后得到的交互项系数绝对值稍有变大。

表 3　 工具变量结果

本地非农就业 外出务工

(1) (2)

农村人均淘宝村数量变化
0. 018

(0. 024)
- 0. 025
(0. 017)

性别
- 0. 143∗∗∗

(0. 010)
- 0. 050∗∗∗

(0. 009)

农村人均淘宝村数量变化∗性别
0. 035∗∗∗

(0. 011)
- 0. 014
(0. 010)

个体层面控制变量 是 是

家庭层面控制变量 是 是

地区层面控制变量 是 是

Cragg-Donald Wald F 3799. 876

Kleibergen-Paap Wald rk F 553. 574

观测值 16985 16985

R2 0. 175 0. 454

　 　 注: 括号内为城市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和∗∗∗分别代表 10% 、 5%和 1%的显著性水平。
资料来源: 根据 2018 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 《中国淘宝村研究报告 (2009 - 2019)》 和国家统计局数据计

算得到。

(四) 异质性分析

为了考察在不同群体中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对不同性别的农村劳动力在本地非农就业

与外出务工就业决策影响上的差异, 本文根据年龄、 受教育程度和婚姻状况将样本划分

为 20 ~35 岁与 36 ~60 岁、 初中及以下与高中及以上、 未婚与已婚组别进行分析, 回归结

果见表 4。 在本地非农就业选择的分析中, 年轻与年长、 低学历与高学历、 未婚与已婚组

别的交互项系数差距不大, 组间差异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各组别中, 农村电子商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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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男性本地非农就业仍然没有显著影响。 可能的解释是, 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增加了本地

非农就业机会, 而这些增加的就业机会可能更有利于女性本地非农就业。 在针对外出务

工选择的分析部分, 不同年龄、 学历、 婚姻状态组别样本中, 交互项系数在 10%的水平

上都不显著, 说明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对男性和女性外出务工的影响并不存在显著差异。

表 4　 异质性分析

20 ~ 35 岁 36 ~ 60 岁 初中及以下 高中及以上 已婚 未婚

(1) (2) (3) (4) (5) (6)

因变量: 本地非农就业

农村人均淘宝村数量变化
0. 022

(0. 024)
0. 023

(0. 024)
0. 018

(0. 023)
0. 028

(0. 024)
0. 022

(0. 024)
0. 023

(0. 028)

性别
- 0. 085∗∗∗

(0. 010)
- 0. 159∗∗∗

(0. 012)
- 0. 142∗∗∗

(0. 011)
- 0. 101∗∗∗

(0. 015)
- 0. 155∗∗∗

(0. 011)
- 0. 025∗

(0. 014)

农村人均淘宝村数量变化∗
性别

0. 036∗∗

(0. 014)
0. 025∗

(0. 014)
0. 028∗∗

(0. 013)
0. 029

(0. 019)
0. 028∗∗

(0. 012)
0. 015

(0. 022)

个体层面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家庭层面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层面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组间系数差异 (p 值) 0. 190 0. 450 0. 330

观测值 6136 12177 14535 3778 15528 2785

R2 0. 191 0. 152 0. 139 0. 261 0. 158 0. 163

因变量: 外出务工

农村人均淘宝村数量变化
- 0. 002
(0. 019)

- 0. 036∗∗

(0. 018)
- 0. 023
(0. 016)

- 0. 022
(0. 022)

- 0. 034∗∗

(0. 017)
0. 013

(0. 021)

性别
- 0. 073∗∗∗

(0. 013)
- 0. 047∗∗∗

(0. 009)
- 0. 055∗∗∗

(0. 010)
- 0. 043∗∗∗

(0. 014)
- 0. 065∗∗∗

(0. 009)
0. 021

(0. 020)

农村人均淘宝村数量变化∗
性别

- 0. 015
(0. 013)

- 0. 008
(0. 011)

- 0. 014
(0. 010)

- 0. 008
(0. 016)

- 0. 008
(0. 010)

- 0. 030
(0. 023)

个体层面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家庭层面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层面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组间系数差异 (p 值) 0. 280 0. 370 0. 130

观测值 6136 12177 14535 3778 15528 2785

R2 0. 421 0. 362 0. 432 0. 471 0. 416 0. 446

　 　 注: 括号内为城市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和∗∗∗分别代表 10% 、 5%和 1%的显著性水平。
资料来源: 根据 2018 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 《中国淘宝村研究报告 (2009 - 2019)》 和国家统计局数据计

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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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稳健性检验

本文基于 2013 - 2018 年各省农村人均淘宝村数量的增加量, 构造了衡量农村电子

商务发展情况的虚拟变量。 按照增加数量对省份进行排序, 如果样本所在省份的农村

人均淘宝村增加数量高于样本中位数, 则农村电子商务发展虚拟变量为 1, 否则为 0。
回归结果见表 5。 表 5 第 (1) 列和第 (2) 列展示了聚焦本地非农就业的分析结果。
当未控制一系列变量时, 性别变量的系数显著为负。 在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水平较低的

省份, 农村女性劳动力本地非农就业概率较男性低约 9. 7 个百分点。 交互项系数为

0. 036, 在 5%的水平上显著, 说明与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水平较低的省份相比, 在农村

电子商务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中, 女性相较于男性农村劳动力选择本地非农就业的概

率更高。 农村电子商务发展使得女性较男性本地就业概率高约 3. 6 个百分点。 当加入

一系列控制变量后, 交互项系数减小为 0. 024, 虽然在 10%的水平上不显著, 但符号仍

为正。 此时, 农村电子商务发展虚拟变量的系数在 10%的水平上统计不显著。

表 5　 稳健性分析

本地非农就业 外出务工

(1) (2) (3) (4)

农村电子商务发展虚拟变量
0. 073∗∗∗

(0. 025)
- 0. 002
(0. 021)

0. 067∗∗

(0. 028)
0. 040∗∗

(0. 018)

性别
- 0. 097∗∗∗

(0. 010)
- 0. 141∗∗∗

(0. 011)
- 0. 164∗∗∗

(0. 013)
- 0. 035∗∗∗

(0. 011)

农村电子商务发展虚拟变量∗性别
0. 036∗∗

(0. 014)
0. 024

(0. 015)
- 0. 049∗∗∗

(0. 017)
- 0. 034∗∗∗

(0. 013)
个体层面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家庭层面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地区层面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观测值 18313 18313 18313 18313
R2 0. 019 0. 161 0. 046 0. 454

　 　 注: 括号内为城市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和∗∗∗分别代表 10% 、 5%和 1%的显著性水平。
资料来源: 根据 2018 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 《中国淘宝村研究报告 (2009 - 2019)》 和国家统计局数据计

算得到。

整体来看, 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促进了女性本地就业, 而对男性没有显著影响,
本文得到了一致的结果。 这可能是因为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增加了本地非农就业机会,
而这些新增的就业机会更吸引女性就业。 在机制分析部分, 本文将对此进行具体考察。

在针对外出务工选择的分析中, 控制其他变量后, 交互项的系数为 - 0. 034。 与表 2 相

比, 系数符号一致, 但绝对值变大, 并在 1%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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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机制讨论

(一) 本地非农就业机会增加更有利于农村女性就业

针对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使得女性劳动力本地非农就业概率增加, 而对男性没有

显著影响的现象,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 农村电子商务发展促进了本地非农就业机会的

增加, 而这些新增的就业机会更有利于女性就业。 本部分从本地非农就业机会的视角

考察受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影响, 女性劳动力本地就业倾向增强的原因。 本文使用 2018
年 《中国县域统计年鉴》 计算了 2017 年区县层面乡镇内每百名常住人口拥有的企业数

量①, 以此衡量本地非农就业机会, 并根据省级代码将其与 2013 - 2017 年各省农村人

均淘宝村数量变化数据匹配, 得到了用于回归分析的数据。 以本地非农就业机会为因

变量的回归结果如表 6 所示。 无论是否控制 2017 年各省农村人均农作物播种面积和各

省农村人均受灾面积变量, 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对本地非农就业机会均存在显著的正向

影响。 进一步控制 2017 年各省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后, 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水平变量的系

数变得不再显著, 这主要是因为经济发展水平与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水平高度相关。 总

体而言, 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增加了本地非农就业机会。

表 6　 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对本地非农就业机会的影响

(1) (2) (3)

各省农村人均淘宝村数量变化
0. 399∗

(0. 207)
0. 453∗∗

(0. 174)
- 0. 030
(0. 182)

各省农村人均农作物播种面积 否 是 是

各省农村人均受灾面积 否 是 是

各省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对数 否 否 是

观测值 1492 1492 1492

R2 0. 042 0. 051 0. 094

　 　 注: 括号内为省份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和∗∗∗分别代表 10% 、 5%和 1%的显著性水平。
资料来源: 根据 《中国淘宝村研究报告 (2009 - 2019)》、 2018 年 《中国县域统计年鉴》 和国家统计局数据计

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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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的企业数量和常住人口数分别汇总到区县层面, 计算区县层面乡镇内每百名常住人口拥

有的企业数量。



进一步, 本文使用 2017 年区县层面乡镇内每百名常住人口拥有的企业数量数据,
根据区县代码将其与 2018 年 CHIP 数据匹配, 考察本地非农就业机会对不同性别农村

劳动力就业的差异影响 (见表 7)。 在针对本地非农就业选择的分析中, 当不控制其他

变量时, 本地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加会使得女性相较于男性更多选择本地非农就业。 区

县层面乡镇内每百名常住人口拥有的企业数量每增加 1 个, 女性较男性本地非农就业

的概率将增加 2. 5 个百分点。 当控制个体层面和家庭层面变量后, 就业机会与性别的

交互项系数为 0. 023, 系数变化较小。 进一步控制城市固定效应后, 交互项系数为

0. 022, 且在 10%的水平上统计显著。 这表明相较于男性, 本地非农就业机会增加更多

促使农村女性劳动力选择本地非农就业。 性别变量的系数显著为负, 说明当本地非农

就业机会较少时, 女性较难获得就业机会, 本地非农就业的概率低于男性。 在针对外

出务工选择的分析中, 本地非农就业机会变量和交互项的系数都在 10%的水平上不显

著, 意味着本地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加并未降低男性和女性外出务工的概率。 综合分析,
本地非农就业机会增加主要使不就业或者农业就业的女性更多选择本地非农就业。

表 7　 本地非农就业机会与不同性别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

本地非农就业 外出务工

(1) (2) (3) (4) (5) (6)
乡镇内每百名常住人口拥有的

企业数量

0. 064∗

(0. 033)
0. 024

(0. 027)
- 0. 043∗

(0. 023)
- 0. 030
(0. 024)

0. 004
(0. 016)

0. 018
(0. 016)

性别
- 0. 090∗∗∗

(0. 011)
- 0. 135∗∗∗

(0. 012)
- 0. 140∗∗∗

(0. 012)
- 0. 197∗∗∗

(0. 013)
- 0. 052∗∗∗

(0. 011)
- 0. 053∗∗∗

(0. 011)
乡镇内每百名常住人口拥有的

企业数量∗性别

0. 025∗∗

(0. 012)
0. 023∗

(0. 013)
0. 022∗

(0. 013)
0. 009

(0. 020)
- 0. 002
(0. 017)

- 0. 003
(0. 017)

个体层面控制变量 否 是 是 否 是 是

家庭层面控制变量 否 是 是 否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否 否 是

观测值 17776 17776 17776 17776 17776 17776
R2 0. 015 0. 143 0. 208 0. 044 0. 453 0. 472

　 　 注: 括号内为城市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和∗∗∗分别代表 10% 、 5%和 1%的显著性水平。
资料来源: 根据 2018 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和 2018 年 《中国县域统计年鉴》 数据计算得到。

农村电子商务发展促进本地非农就业机会增加, 使得农村女性较男性更多选择本

地非农就业, 可能是因为增加的就业岗位更有利于女性就业。 从行业分布来看, 本地

非农就业的女性多集中在批发和零售业、 住宿和餐饮业、 居民服务、 修理和其他服务

业以及制造业, 第三产业就业占比远高于第二产业就业占比。 从职业分布来看, 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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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农就业的女性成为商业、 服务业人员的比例最高, 其次是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

排在第三位的是生产、 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①。 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所增加的本

地非农就业机会更偏向服务业, 工作岗位也更加灵活化, 如直播销售、 客服人员, 而

女性相较于男性在服务业就业上更具优势, 这使得女性选择本地非农就业的概率更大。

为了进一步验证该机制, 本文利用 2018 年 《中国县域统计年鉴》 计算得到区县层

面乡镇内每百名常住人口拥有的工业企业数, 以衡量本地工业部门就业机会, 考察其

对农村不同性别人口就业的影响差异 (见表 8)。 结果显示, 在针对本地非农就业选择

的分析中, 无论是否控制其他变量, 区县层面乡镇内每百名常住人口拥有的工业企业

数量与性别的交互项系数在 10%的水平上都不显著, 说明本地工业部门就业机会增加

对男性和女性本地非农就业的影响没有显著差异。 这反映出, 如果本地非农就业机会

增加更多是来自工业部门, 则不会导致本地非农就业概率上的性别差异。 这可以间接

印证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所创造的本地非农就业机会主要是服务业就业机会, 使得女性

在就业方面更有优势, 从而导致女性相较于男性更多选择本地非农就业。 在针对外出

务工选择的分析中, 当不控制其他变量时, 本地工业部门就业机会与性别的交互项系

数在 10%的水平上不显著, 说明本地工业部门就业机会增加对男性和女性外出务工的

影响不存在显著差异。 在控制其他变量后, 交互项系数的绝对值变大。

表 8　 本地工业企业就业机会与不同性别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

本地非农就业 外出务工

(1) (2) (3) (4)
区县层面乡镇内每百名常住人口拥有

的工业企业数量

0. 295∗∗∗

(0. 071)
0. 071

(0. 071)
- 0. 011
(0. 059)

- 0. 034
(0. 053)

性别
- 0. 085∗∗∗

(0. 009)
- 0. 136∗∗∗

(0. 010)
- 0. 184∗∗∗

(0. 011)
- 0. 044∗∗∗

(0. 009)
区县层面乡镇内每百名常住人口拥有

的工业企业数量∗性别

0. 045
(0. 030)

0. 043
(0. 031)

- 0. 057
(0. 046)

- 0. 068∗∗

(0. 034)
个体层面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家庭层面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城市固定效应 否 是 否 是

观测值 17776 17776 17776 17776

R2 0. 027 0. 208 0. 044 0. 472

　 　 注: 括号内为城市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和∗∗∗分别代表 10% 、 5%和 1%的显著性水平。
资料来源: 根据 2018 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和 2018 年 《中国县域统计年鉴》 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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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体来看, 随着农村电子商务以及乡村数字经济的发展, 本地非农就业机会,

尤其是服务业就业机会增加。 这为女性提供了更多合适的就业选择, 使得女性更

多选择本地非农就业, 而工业企业就业机会增加并未导致本地非农就业决策的性

别差异。
(二) 家庭照料机制

考虑到男性和女性在家庭分工方面存在差异, 女性更可能负责照料家庭, 本部分

将从家庭照料视角考察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提高女性本地就业倾向的原因。 根据 2018 年

CHIP 数据, 在本地农民工中, 女性因照顾家庭而未外出务工的占比为 7. 61% , 男性的

比例仅为 3. 42% 。 与男性相比, 女性更可能因为家庭因素而在本地就业。 那么, 家庭

因素是否会与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共同作用, 影响不同性别劳动力的本地非农就业决策?
为了考察这一问题, 本文进一步按照家庭因素分组, 研究在需要和不需要承担家

庭照料责任的情况下, 受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水平的影响, 女性与男性本地非农就业概

率的差异。 将家庭中既有 6 岁以下孩子又有 70 岁及以上老年人的样本归为一组, 将家

庭中有 6 岁以下孩子或有 70 岁及以上老年人的样本归为一组, 将家庭中无 6 岁以下孩

子且无 70 岁及以上老年人的样本归为一组。 因变量设置为是否选择本地非农就业, 是

为 1, 否则为 0, 回归结果见表 9。
研究发现, 如果家庭中有小孩或老年人需要照料, 随着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 女

性较男性更可能选择本地非农就业。 当不控制其他变量时, 2013 - 2018 年间农村每十

万人拥有的淘宝村数量每增加 1 个, 女性较男性本地非农就业的概率将提高约 3. 4 个百

分点。 当控制一系列变量后, 性别与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交互项系数稍有下降, 为

0. 029, 但仍在 10%的水平上显著。 在既有小孩又有老人需要照料的样本中, 2013 -

2018 年农村每十万人拥有的淘宝村数量每增加 1 个, 女性较男性本地非农就业概率将

提高约 11 个百分点, 影响效应明显高于只有孩子或老人需要照料的样本, 两个组别的

交互项系数在统计上存在显著差异。 而在没有小孩且没有老人需要照顾的样本中, 性

别与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交互项系数为 0. 027, 在 5%的水平上统计显著, 而电子商务

发展变量的系数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这反映出如果家庭中没有需要照料的小孩和老人,
农村电子商务发展也会提高女性本地就业概率, 对男性则没有显著影响。 但交互项系

数明显小于既有小孩又有老人需要照料的家庭, 且两个组别的交互项系数差异统计显

著。 这些结果表明, 家庭照料责任越大, 农村电子商务发展越能促进女性本地非农就

业, 但家庭照料并不能完全解释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对不同性别劳动力本地非农就业影

响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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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农村电子商务发展、 家庭照料与本地非农就业选择

有 6 岁以下孩子且有

70 岁及以上老年人

有 6 岁以下孩子或

70 岁及以上老年人

无 6 岁以下孩子和

70 岁及以上老年人

(1) (2) (3) (4) (5) (6)

农村人均淘宝村数量变化
0. 083

(0. 060)
0. 004

(0. 060)
0. 055∗∗

(0. 024)
0. 009

(0. 023)
0. 080∗∗∗

(0. 028)
0. 029

(0. 024)

性别
- 0. 132∗∗∗

(0. 038)
- 0. 183∗∗∗

(0. 038)
- 0. 095∗∗∗

(0. 011)
- 0. 145∗∗∗

(0. 014)
- 0. 084∗∗∗

(0. 011)
- 0. 134∗∗∗

(0. 011)

农村人均淘宝村数量变化∗

性别

0. 107∗

(0. 060)
0. 110∗

(0. 056)
0. 034∗∗

(0. 017)
0. 029∗

(0. 016)
0. 031∗∗

(0. 013)
0. 027∗∗

(0. 011)

个体层面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家庭层面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地区层面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观测值 555 555 6013 6013 11745 11745

R2 0. 063 0. 191 0. 024 0. 159 0. 027 0. 164

　 　 注: 第 (2) 列和第 (4) 列交互项系数的费舍尔组合检验的 p 值为 0. 040; 第 (2) 列和第 (6) 列交互项系

数的费舍尔组合检验的 p 值为 0. 040; 第 (4) 列和第 (6) 列交互项系数的费舍尔组合检验的 p 值为 0. 490; 括号

内为城市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和∗∗∗分别代表 10% 、 5%和 1%的显著性水平。
资料来源: 根据 2018 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 《中国淘宝村研究报告 (2009 - 2019)》 和国家统计局数据计

算得到。

(三) 排除收入差异的解释

如果农村电子商务发展使得女性与男性在本地非农就业中的收入差异减小,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农村女性劳动力更容易受到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影响而选择

本地就业的概率增加。 本部分考察了这一机制, 筛选本地非农就业的样本, 将小

时收入 (元) 作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报告在表 10 中。 可以发现, 无论是否控制其

他变量, 女性在本地非农就业的小时收入均较男性低约 10 元。 农村电子商务的发

展并没有缩小男性与女性在本地非农就业中的收入差异, 这难以解释农村女性劳

动力更多受到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影响而增加本地非农就业的现象。 这说明, 农村

电子商务发展对女性劳动力本地就业的影响, 并非由于本地非农就业收入差异的

变化所导致。 与男性相比, 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并没有更多提高女性在本地非农

就业中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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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对不同性别劳动力本地非农就业收入的影响差异

(1) (2) (3)

农村人均淘宝村数量变化
0. 583

(0. 929)
- 0. 654
(0. 881)

- 2. 073
(1. 551)

性别
- 9. 466∗∗∗

(0. 945)
- 10. 189∗∗∗

(0. 964)
- 10. 340∗∗∗

(0. 981)

农村人均淘宝村数量变化∗性别
0. 755

(0. 878)
0. 918

(0. 878)
0. 984

(0. 883)

个体层面控制变量 否 是 是

家庭层面控制变量 否 是 是

地区层面控制变量 否 否 是

观测值 4318 4318 4318

R2 0. 029 0. 056 0. 057

　 　 注: 括号内为城市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和∗∗∗分别代表 10% 、 5%和 1%的显著性水平。
资料来源: 根据 2018 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 《中国淘宝村研究报告 (2009 - 2019)》 和国家统计局数据计

算得到。

基于上述内容, 针对农村电子商务发展使得女性较男性更倾向于本地就业的

现象, 本文给出的可能解释是: 农村电子商务发展促使本地非农就业机会增加,

这些增加的就业机会更有利于女性就业。 工作岗位更加灵活, 能够满足女性平衡

工作和家庭的需求。 女性在选择就业地时会考虑家庭责任, 当本地存在能够兼顾

家庭和工作的机会时, 女性比男性有更大概率选择本地非农就业。 此外, 与男性

相比, 农村女性更可能成为剩余劳动力, 留守在农村。 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所带来

的工作机会为农村女性劳动力提供了工作选择, 使得女性能够更多转向本地非农

就业。

六　 结论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 农村劳动力不断进入非农部门就业, 在就业地选择方面表现

出了一些新的特征。 虽然外出农民工数量不断增加, 但本地农民工数量增加得更多。

女性农民工中本地就业人数大幅提高, 外出务工人数变化相对较小, 而男性农民工中

外出人数与本地就业人数则保持平稳态势。 本文使用 2007 - 2018 年 CHIP 数据的分析

结果也表明, 相比于男性, 女性更倾向于本地就业, 且该倾向越来越强。 农民工就业

地选择问题与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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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发现, 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使得女性更多选择本地非农就业, 而对男性

没有显著影响, 这可以帮助理解为什么女性较男性农民工更倾向于选择本地就业。 随

着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 本地非农就业机会增加, 使得更多女性劳动力可以在本地获

得非农工作, 实现工作与家庭的平衡。 面对流动障碍的制约, 当无法实现举家迁移或

举家迁移成本很高时, 这种决策既能够满足家庭照料的需求, 也能够满足女性对工作

的需求。 因此, 当存在可以平衡家庭和工作的就业机会时, 女性较男性更多选择本地

就业。 虽然外出务工会获得更多收益, 但在家庭分工决策中, 女性更倾向于放弃高收

入, 选择能够平衡家庭与工作的就业机会。 本文还发现, 在没有家庭照料责任的群体

中, 受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影响, 女性较男性仍然表现出更倾向于本地就业的现象,
这可能与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所增加的就业机会更适合女性有关。 在家庭照料需求与本

地非农就业机会的作用下, 女性更多选择本地就业。 而外出务工收入仍高于本地就业

(方超、 黄斌, 2020; 何凌霄等, 2015), 男性为获得更高的外出务工收入, 并未因农

村电子商务的发展而增强本地就业倾向。
对农民工本地就业新趋势与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探讨, 带来了对农民工就业选择

的新认知, 能够为更好地实施乡村振兴与城镇化发展战略提供依据。 有关农村劳动力

本地就业与外出务工选择性别差异的探讨, 反映出就业机会和家庭分工对农村劳动力

就业地选择产生的重要影响。 农村女性在工作与照料家庭中寻求平衡, 为实现平衡也

放弃了外出务工的较高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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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data from the 2018 China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impact of rural e-commerce development on local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and migr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rural e-commerce development increases the

probability of local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for women, with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men. It

does not reduce the probability of migration for either gender, indicating no gender difference in the

choice of migrant labor. The mechanism analysis suggests that rural e-commerce development

increases local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particularly in the local service industry,

and these new job opportunities are more favorable to female employment. This encourages women

who are unemployed or working in agriculture to move towards local non-agricultural jobs, helping

women balance work and family responsi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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